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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紀中葉以還，人類社會逐漸由傳統的工業經
濟轉型為以資訊管理為主的知識經濟時代。這個時代的
核心特徵在於資訊傳遞的自由化、便捷化和全球化；主
要推動力包括電腦的普及、網際網絡的誕生和數位技術
的革命。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後，資訊科技的發展進一步
深化。雲端運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不斷湧
現。我們找資料比以前容易和快捷便當多了。
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開始影響各行各業：例如翻譯
工作、律師找案例、會計師找財務數據、研究人員找研
究領域的相關資料……等等，現在都可以利用人工智能
而節省人手、時間和成本了。各種資源的管理和調配、
工業生產程序的優化……等等，亦會因人工智能的應用
而顯著地提高。這些都是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象徵。
世間的事，絕對完美的不太多。或許我們可以先回顧

一下過去數十年資訊時代的一些經驗。資訊傳遞的便捷
化，確實是大大提高了我們的工作效率。早年，我們曾
通過信件的方法和朋友或客戶溝通，信件一來一往需要
時間。現在，我們用網際網絡或社交媒體溝通，往往很
快就得到回應。於是，線上溝通可以持續不斷地進行，
效率比前高多了。這當然有助於提升我們的工作成效。
作為教師，我看到我的畢業生往往因此工作至晚上。上
一代人，曾有上班時間為「朝九晚五」的習慣或說法。
現在呢，「九九六」是頗常見的現象。即是早上九點上
班，工作至晚上九點才下班；一個星期工作六天。有些
人下班回家後，可能還要用電腦或手機繼續做些工作。
現在的高等教育越來越普及，需要找工作的大學畢業
生也越來越多，入職之後，輪候升遷的時間也比以前
長。年輕人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面對的工作壓力越來
越大，各行各業內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感到前途灰暗
的年輕人不在少數。
近年，高等教育界有個頗為奇特有趣的現象：不少歐
美和本地的大學都開辦了佛學課程。以香港大學為例，
既有佛學的學位課程，也有本科副修及通識的佛學課
程。報讀的同學超乎預期地多，常有額滿見遺的現象。
究其原因，這些同學選修一些佛學課程，不一定和宗教
直接有關，而是希望能通過佛學，學會如何減壓，如何
面對人生路上的起起落落，如何面對無常，如何做到活
在當下、心無掛礙。本地如此，歐美亦如此。這反映了
我們年輕一代，成長於高效高壓的資訊時代及 AI 時代，
除了需要專業教育以謀生之外，還需要一份真摯的人文
關懷。
當然，這份人文關懷，可以通過許多不同渠道（或興

趣）而獲得，例如藝術的愛好、公益事業的參與……等
等。展望未來，科學技術（包括人工智能）的進步，將
繼續促進全球的經濟發展，不斷提升人類社會的物質文
明。正如習近平主席 2014年3月28日在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總部演講時所言：「實現中國夢，是物質文明和精
神文明比翼雙飛的過程。」 「實現中國夢，是物質文明
和精神文明均衡發展、相互促進的結果。」科學技術和
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反映了人類「求真」的一面。精
神文明的發展和人文的關懷，則反映了人類「求善」、
「求美」的一面。如「真、善、美」都能兼及，不亦樂
乎？

（作者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
長，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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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對人類社會是一把雙刃劍，我一方面感到歡樂，
另一方面也感到恐懼和擔憂。科技的力量實在是太大
了。1997年 IBM研發的Deep Blue，打敗了當時西洋
棋的世界冠軍；2015 年研發的阿爾法狗（Alpha-
Go），擊敗了圍棋冠軍李世石。連圍棋這樣高度依賴
人類心智的精神活動，都被AI超越上來了，可見人工
智能的無限潛力。但科技也有其陰暗面，就像核武器
是人類的懸頂之劍，不知何時地球就會毀於一旦。所
以有人問楊振寧：「你覺得原子彈是沒有發明好呢，
還是發明了好？」他說：「我希望沒有發明。」人類
發明任何工具、任何武器時，絕沒有想到這個最後可
以毀滅我們人類。這個擔憂，跟我們今天擔心AI會不
會取代人類是一樣的。
到目前為止，我必須承認科技對人類的正面貢獻遠
遠超過其負面影響。這裏面有一個根本因素：人之所
以為人，是人類懂得創造工具、使用工具。所有科學
發明都是人本身的extension，現在AI出來，我認為AI
也是人類創造的一個強大工具。
不過AI的出現，已經不再只事關體力，而是腦力問
題。人類也開始思考：過去生產出來的所有機器，再
好的機器，也不會有主體性，它還是工具。可是到了
有一種機器比如AI，會不會慢慢生成自己的語言，自
我產生一種獨立性？它是工具還是主人？我自己不敢
講。你問我把它封閉、關掉好嗎？我也不贊成。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就出現了現代性問題。我很
欣賞的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德國社會學家）
指出：現代化過程就是一個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的過程。他提出了「理性」的概念，有工具理性和價
值理性。韋伯對現代社會的發展感到憂心。人類可不
可以用理性解決所有問題？如果可以，人類社會應該一
片光明。事實上20世紀發生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是對人類理性最大的侮辱。啟蒙運動的黑暗面被發掘
出來，實際上出現了工具理性的霸道，這是理性的啟蒙
運動的誤區。今天的科學已越來越發達，科學代表了理
性，但如果科學理性變成了唯一的理性，就是科學主
義。人類需要不同的知識，但在科學主義思維影響下，
科學成了唯一的知識，這是一種唯科學論的論斷。所以
我們不是反對科學，而是反對科學主義。
今天我們對AI的認識，也要注意到這個工具理性的

問題。我把AI看作是20世紀以來最高的一場知識革
命，我認為它改變了知識創造、生成的方式。這是以
前人類不可想像的。以前是工具、機器代替人的體
力，現在是代替腦力，那人怎麼還會繼續是主人呢？
60年前我出版《從傳統到現代》的同時，也出版了
《現代人的夢魘》，講的是中國應該追求現代化，但
也要看到現代性裏有黑暗的一面。
我向來認為，任何一個文明的發展，必然有真、
善、美三塊；人類的任何知識，必然是三維的，講真
講善講美。科學是我一直推崇的，但科學不能變成科
學主義，科學必須要跟倫理學、美學相遇，不能分
開。真就是美，美就是真，中國人講王羲之的字，盡
善盡美，美善真有相通之處。不能讓單獨一樣東西擴
張得太厲害。

（作者為社會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標題為
編者所加）

朱
嘉
明
：
抵
抗
AI
沒
有
意
義
，
必
須
適
應
改
變

我最近剛從美國回到北京，5月上旬在哈佛大學做
了一場有關AI的演講，題目就叫《60年變遷：從珠
算到AI》。題目中的這60年，是指1966年到2026
年，我認為過去的60年濃縮了人類3,000年的算力
歷史。我最終討論了一個主題，就是，為什麼中國
文化產生了珠算，而西方文化最終導致計算機的誕
生，然後衍生出了AI。
我要強調的是，人工智能之所以替代人類，原因

正是人工智能在極大程度上摒棄了人性的所有弱
點。這是個很要害的問題，是人和人工智能的本質
差別。
從去年到現在的一年裏，人工智能的發展突飛
猛進，最大的進展，是發現人工智能正全方位地
替代人類。AI替代人類思考、推理等各項能力的
面積，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張。比如去年6月還沒
有大龍蝦AI（OpenClaw），現在大龍蝦已席捲世
界；去年的GPT還在4.5時代，現在已進入5.5；
去年科學家還認為可以駕馭人工智能，今年世界
上最大牌的數學家已經說他沒有能力跟上人工智
能的發展。
和很多人想法不一樣，AI真正衝擊的，首先還不
是勞動階層，而是知識階層；不是普羅大眾，是精
英。並不事關老百姓，而事關決策階層。比如從俄
烏衝突中已經看到人工智能對軍事的影響，無人機
實際上就是人工智能控制的飛行器。再比如諮詢行
業，曾經有過無比輝煌的時代，諮詢報告昂貴得不
得了，像麥肯錫公司，現在誰聽它的？人工智能瞬
間完成的報告，不會亞於它了。還有醫療革命，過
去的製藥公司，成本很大程度上消耗在藥物不同階
段的試驗上，現在的新藥開發周期已從十年縮短到
幾天。阿爾茨海默病的攻克，我認為已是指日可
待。製藥公司已完全失去了成本坐標，企業組織將
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間階層基本要被砍掉。所
以，這次AI革命，革的首先是白領精英階層、具有
決策地位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命。這是一個非常
大的變化。
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呼籲改革教育制度。在
我看來，現在的孩子從高中到本科的7年時間，所
學的大部分知識完全可以通過人工智能完成。只要
方法得當，學習速度可以提高70%以上。7年14個
學期的內容，最多4個學期就完成了。當然這對教
育制度的變革是翻天覆地的，所有的教授也好、官
員也罷，都必須適應改變。
美國今年公布了一個「創世紀」計劃，決定把人

工智能發展作為超越曼哈頓計劃、星球大戰計劃的
一個方案，要點是把國家資源和現在主導全球人工
智能的七大企業結合起來，以國家之力將AI鍛造成
國家重器。這是美國的選擇，中國也有自己的選
擇。中美在AI領域是競爭關係，也是互補關係，競
爭將使全世界都成為AI的受益者，直接享受競爭帶
來的成果。我要說，AI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到來，對
這個時代潮流，應該採取開放、樂觀的態度，而不
是消極抵抗。抵抗沒有意義。

（作者為經濟學家、未來學家，標題為編者所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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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年多來多次在講座中談到AI，AI可能是人類有史
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已具有最強大工具的功能，但到目前
為止，AI還是一種工具，而不具備思想能力，並不是真
正的智能。我認為人文才是AI的靈魂，社會片面誇大了
AI的作用。
我這幾年跟一些腦科學家做過交流，請教AI能不能進

一步突破。關鍵不在技術，關鍵在腦科學研究。人類對大
腦的研究還很不夠。比如大腦有800多億個神經元，是怎
樣工作的？如果把神經元比喻成芯片的話，要多大的電流
電力，可以支撐大腦的那麼多神經活動？智能是人類大腦
特有的產物。所謂AI的突破是兩條。一條是它現在的算
力，有高速運算和大數據。第二是所謂神經網絡，恰恰在
這一點上，到目前為止，AI並不能具有真正的神經網絡
功能。
人文才是人工智能的靈魂，要靠人文來引領未來。歷史上
任何新的工具、新的機器、新的技術出現，都存在着社會怎
樣做到效率和公正的平衡問題。現在AI的功能特別強大，
這個矛盾更加突出。人文是什麼？就是我們發展技術、科
學、生產的目的是什麼，應該是為人類整體的幸福，那我們
就要平衡人類中間不同的群體。在新技術面前，不能只迎合
資本，他們的大規模擴張，以及一味地追求效率，會忽視社
會公正。這就是要人文引領AI的原因。
有些人貶低文科，過分強調理工科的功能價值，而沒有
看到人文思想的價值。社會效率跟公正的平衡，絕不能
AI 說了算，而要人說了算。有人輕視文科，認為文科受
到最大衝擊，我馬上講，工科受到的衝擊更大。有兩個趨
勢，一個你看美國、歐洲的那些數據公司，已經大規模裁
員了；第二個是最近已有大公司開始招文科人才去訓練模
型。輕視文科、認為文科今後不必要了，是非常短視而且
愚蠢的事。
AI的大模型訓練，只對科學部分、對物質部分起作

用，但對歷史、文學、哲學、美學，對精神、人文部分，
起不了作用。即使有作用，也是人類訓練的結果。比如
DeepSeek，已具有一定的價值觀念傾向，知道什麼是網絡
敏感詞要迴避。這個難道是它計算出來的嗎？是人教它
的。從這一點聯繫到教育，我認為現在已產生負面影響。
人類應該明確，一個人從嬰兒到長大成人，是訓練、開
發智力的最佳時期。過早讓他使用人工智能，恰恰是耽誤
了他的一生，影響到他自己的個人智能開發。如果從小讓
他依靠應用，過早應用人工智能，他自己的智能可能永遠
開發不出來，可能永遠停留在嬰幼兒的水平，這是很危險
的，可惜現在很少人注意到這個事。
人的語言能力也是這樣，很多科學實驗和研究證明，人
的任何語言都是模仿學習來的。先天耳聾的人就沒有語言
功能，如果我們讓孩子從小用人工智能來翻譯，可能他自
己的語言智能就完全被埋沒了。我知道全世界著名大學都
禁止學生做作業、寫論文時應用 AI。但我們居然小學開
始就要去教AI，這不莫名其妙嗎？我認為整個教育過
程，一直到博士生階段，都應該把AI排除在教學跟訓練
之外。用 AI做實驗非常好，那難道因此學生都不學做實
驗嗎？這是一個訓練過程，是自己開發自己智能的過程，
是不能夠用 AI 代替的。所以過早向學生推廣AI，絕對是
錯誤的方向。

（作者為歷史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
長，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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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面臨着AI的挑戰。首先想
到的就是文科，有些重要的綜合性大學決定把文科
的比例大幅度降低，把資源讓給理工科。我還看到
過國外的一個統計，說最容易被AI取代的專業，翻
譯排第一，歷史排第二。當AI可以創作文學作品，
可以寫文章，我們確實感受到了壓力，AI也肯定會
對我們的教育、研究帶來影響。
我比較悲觀的一點是，這對人文學科可能是毀滅

性的打擊。當然，雖然文科面臨這樣的挑戰，但我
覺得AI對理工科的取代風險，一點都不亞於文科。
為什麼？因為AI能夠取代的，都是標準化的工作，
而理工科的標準化程度，比文科要高得多。AI時
代，更需要的是獨特性，你在哪方面有特殊的才能
和能力，比標準化的知識和技術重要得多。甚至現
在一些大公司專門招文科人才，因為AI的發展，很
多工作需要人來判斷、做出選擇，人的審美能力、
人與機器的互動能力，都需要人文關懷、人的溫
度，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理工科知識能解決的。
因此一定不能輕視文科，其實就是要重視人文精
神。
在AI時代，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人才？AI發展的

速度非常快，我們現在的教育，主要以學習知識為
主，但在AI時代，知識的獲取已不再是問題，因為
AI能馬上回答一切問題，在知識儲備上，它能夠遠
超人類千千萬萬倍。甚至有說法，未來學歷會變得
像白菜一樣，成為廉價的商品。
人在AI時代，到底該扮演什麼角色？我覺得至少

目前能想到的是，AI是作為工具被人類使用的。我
們使用AI工具，會讓它提出若干方案、若干建議，
比如我寫了一篇文章，讓AI提10個合適的標題，它
能給出答案，但最後的選擇，仍然在於人。你選擇
哪個方案、哪個設計、哪個標題，你如何和AI對
話、提出什麼要求，讓AI根據你的要求輸出內容，
最終的決定權都在人這個主體。
所以，一個人的審美能力、判斷能力和人文精

神，就變得特別重要。我們該如何培養這種審美能
力、判斷能力和人文精神，如何培養獨一無二的視
角？現在大廠對標準化的人才需求肯定越來越少，
因為AI可以輕易取代，他們要找的，是有獨特眼
光、獨特思維方式，有選擇能力、審美能力，對歷
史有感悟、對人類過去的文明有領悟和判斷，對文
字有別人沒有的理解力的那些人。我們的教育，正
面臨着這樣的轉折。
如何培養這樣的人？這就涉及到我們的培養目標
和培養方法。那種一遍又一遍的考試，判斷學生記
得準不準確、理解是不是抓到了標準答案，這樣的
教育方式根本不需要了。我們要做的，是培養一個
人的興趣、好奇心、觀察能力和選擇能力。當然，
很多人對教育改革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這是正常
的，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折的時代。但有一點是肯定
的：教育必須改，不能以不變應萬變，這在現在是
行不通的。如果現在教育部門還是抱着這樣的心
態，帶來的後果會非常嚴重，一定要認真想清楚。

（作者為歷史學家、澳門大學講席教授、四川大
學文科講座教授，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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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場AI變革，我始終持有兩套看似矛盾卻
又和諧共存的情感：一種是對於「數字人文」作
為工具賦能的熱忱擁抱，另一種則是對於「人工
智能」可能取代人類主體性的深切憂慮。
我常將數據人文與傳統研究的關係形容為「如
虎添翼」。我意識到數據能夠將我們多年沉澱的
直覺判斷，轉化為一種定量的、可驗證的客觀規
律。我深耕古典詩歌多年，對不同文體的發展與
語法現象有着自己的洞察，但如何讓這些洞察超
越個人偏見，上升為普世公認的現象？這在傳統
範式下幾乎是「想解決而無法解決」的難題。而
數據人文的意義，便在於它能展現出傳統研究視
野之外的全景圖。
為了這份願景，我從一名倡導者逐漸轉變為深
度的參與者。早在2014年數據人文尚顯生澀之
際，我便斷定這將是學科長遠發展的轉折點 ，於
是我組織了兩位研究生與一位初入職場的年輕學
者，在《中國文學與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期刊上編撰了名為「Digi-
tal Method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Stud-
ies」的專輯 ，出版於2018年，那是英文學界第一
本專注於運用數字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特刊。那
次大膽的嘗試，是我和年輕一代學者在技術上的
初次合作，也是對這雙「羽翼」的初步校準。 在
即將面世的《稜鏡：理論與現代中國文學》特刊
中，我和嶺南大學同事馬傑教授又以「Neurons
and Texts: New Frontiers of Chinese Humanities」
為題，試圖推動一場更具野心的範式轉移。
然而，在這些熱忱的實踐背後，我內心始終懸着
一絲不安。這份不安，來自於我對「主次關係」的
堅持。我始終認為，猛禽之翼永遠不能取代猛獸之
體。文學批評的靈魂，在於研究者長年累月深度浸
泡在作品中的體悟，在於從浩如煙海的外部研究中
發現的定性判斷 。機器可以模擬邏輯，卻無法模
擬這種浸泡帶來的溫度。我最怕看到的，是研究者
養成了一種「思想的惰性」。在與一些年輕學者的
交流中，我察覺到一種危險的傾向：有人試圖讓人
工智能來理順零散的觀點，組織材料的邏輯。這絕
非真正的原創。真正的開拓性東西，是不能單靠現
有數據推算出來的。學術研究的尊嚴，往往藏在那
些絞盡腦汁的摸索中，藏在那些經歷了無數次推倒
重來後的豁然開朗中。如果略過了這些痛苦的思維
歷程，研究的原創意義將大打折扣，研究者也會隨
之喪失自己獨特的「聲音」與「個性」。當一個人
不再是自己做學問的主體，當他的每一個觀點都帶
有算法的印記，這對於長遠的學術發展無疑是沉重
的打擊。
在AI時代的浪潮下，我希望能守住那一塊屬於
人類靈魂的自留地。願每一位研究者都能在算法
的海洋裏，依然能發出自己真實而獨特的聲音。
這份聲音，雖然微弱，卻是文明延續下去的最有
力證明。

（作者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美國
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榮休教授，標題為編者所
加）

專版一周年誌慶
從 2025 年 6 月迄今，本報創辦「人文」專版正好一年

時間。
「人文」二字，最早出自《易經》中「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這兩個字從誕生
起，就與人類的思想和倫理表達、文化和文明呈現產生
內在精神聯繫。作為扎根香港近 80 年的人文大報，香港
文匯報一向關注並致力於報道文化思想領域的動態和進
路，在海內外深具影響力。

去年6月起，本報創辦「人文」專版，每月邀請當代知
識界著名學者、重量級文化人物接受深度訪談，在觀念和
思想的碰撞中，為守望文明之旅闢出一處驛亭和津渡。

一年來，社會學家金耀基，中國工程院院士李焯芬，
建築學家張永和與王澍，醫學家袁國勇，經濟學家朱嘉
明，歷史學家葛劍雄、冼玉儀與王笛，作家莫言與王安
憶，漢學家蔡宗齊等十多位海內外重量級名家學者先後
惠臨「人文」專版，分享他們在各自領域的真知灼見。
在近年世界局勢風雲變幻、人心浮動價值迷失的背景
下，他們的睿智與哲思，或許能起到一些慰藉心靈、清
晰引路的作用。

在「人文」版創立一周年之際，本報特邀上述部分學
者以「AI 時代的人文精神」為主題，從各自專業領域，
暢述人工智能時代下如何護持人類主體性、堅守人文價
值的深入思考。由於篇幅所限，本特版精選各學者主要
觀點予以呈現，完整內容則將稍後依次刊登，敬希垂
注。 ●文：香港文匯報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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